
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. 23 No. 3 2015

强迫症是一组以反复出现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

为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精神障碍，其特点为有意识的

强迫和反强迫并存，内心的冲突常常引起患者极大

的痛苦和焦虑，影响社会功能 [1]。强迫倾向指的是

存在强迫症的一些临床表现，但严重程度不足以达

到强迫症的临床诊断标准。有强迫倾向的个体存在

一定的人格特点，如过分追求完美、精确，拘泥于形

式和细节，强烈的不安全感等[2，3]。研究发现神经质

人格是强迫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[4]。

在Eyseck的界定中，高神经质的个体易焦虑、

担忧、抑郁、内疚、低自尊、紧张、喜怒无常、害羞、负

情绪[5]。研究发现，强迫与神经质人格密切相关，强

迫症患者在神经质得分上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[6，7]。

高神经质个体倾向于回避模糊情境，当他们遇到不

确定的威胁信号时，会更多的使用安全策略，避免更

多不确定的刺激[8]。研究还发现高神经质个体倾向

于加工不愉快信息，遭遇负情绪情境时，容易激活和

保持较强的负情绪水平 [5]，而强迫思维和行为可以

调节负情绪，用于避免不确定情境带来的担忧和害怕。

根据Taylor提出的对心理问题的病因学解释模

型，神经质等人格因素是一般性因素，而不确定性忍

受力等认知因素是特定的因素 [9]。研究发现，不确

定性忍受力可以预测强迫倾向[10]，它是个体对不确

定性情境的容忍能力。强迫个体更加不能容忍不确

定性，在获得确定性之前会体验到显著的焦虑。在

强迫症的研究中，发现强迫思维和行为可以降低不

确定事件带来的压力和害怕[11]。不确定性忍受力越

低，个体在面临模糊情境引发的负情绪时，表现出更

多的强迫性检查和重复[12]。以往研究还发现不确定

性忍受力是神经质和多种焦虑障碍的部分中介变量
[13，14]。此外，不确定性忍受力还可以调节焦虑、担忧

等多种负性情绪，压力或负性生活事件使得高无法

忍受不确定性个体的焦虑和担忧显著增加，而低无

法忍受不确定性个体却没有[15，16]。由此推测神经质

对于强迫倾向的影响程度可能不是一定的，会受到

不确定性忍受力的调节，神经质对于高无法忍受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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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性个体的强迫倾向影响可能更大。

根据以上研究结果，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忍受

力可能在神经质和强迫间起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。

为验证以上假设，本文拟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，对三

者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，为大学生强迫倾向

的预防及干预等提供参考依据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

在北京市某大学按方便取样的原则发放问卷

600份，回收问卷 589份，剔除规律作答问卷和无效

问卷后统计出有效问卷 546份，问卷的有效率达到

92.7%。其中包括 259名男性和 287名女性。父母

离异 44人，父母未离异 502人，独生子女 340人，非

独生子女206人。调查获得学校和调查对象的知情

同意。

1.2 工具

1.2.1 强迫量表修订版（Obsessive-compulsive In⁃
ventory-Revised，OCI-R）[17] 包含18个项目，是筛

查和确定强迫症状严重程度的有效测量工具。采用

0-4的5点计分，分数越高表明体验到的痛苦程度越

高。含清洗、检查、排序、强迫观念、囤积和精神中和

六个因子。

1.2.2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（Eysenck Personal⁃
ity Questionnaire-Revised，Short Scale for Chinese，
EPQ-RSC）[18] 由钱铭怡主持修订，共有 48个条

目，包含三个人格维度：内-外向(E)、神经质(N)、精神

质(P)和一个效度量表：掩饰性(L)。

1.2.3 不确定性忍受力量表中文版（Intolerance of
Uncertainty Scale，IUS）[19] 共27个条目，采取1-5的
5点计分。包含的四个维度是：不确定性所导致的

无能为力；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；意外事件是消极

的；不确定的未来是不公平的。得分越高，说明个体

越无法忍受不确定性。

2 结 果

2.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

本研究中，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

1。强迫、不确定性忍受力、神经质三个变量两两之

间均呈显著相关，为中介效应的检验提供了基础。

2.2 不确定性忍受力的中介效应检验

为了检验不确定性忍受力的中介效应，首先将

各变量得分中心化，即各自减去相应的均值，然后按

照温忠麟等人最新总结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流程进行

检验[20，21]（结果见表 2）：①以强迫为因变量，神经质

为自变量，回归系数显著；②以不确定性忍受力为因

变量，神经质为自变量，回归系数显著；③以强迫为

因变量，不确定性忍受力和神经质为自变量，两者的

回归系数均显著，部分中介效应存在。中介效应与

总效应之比为42.25%，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1-
42.25%=57.75%，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之比为73.16%。

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

注：*P<0.05，**P<0.01，***P<0.001，下同。

变量

1强迫

2不确定性忍受力

3神经质

M±SD
14.84±11.48
73.83±17.13
5.07±3.11

1
-

0.46**
0.43**

2

-
0.59**

3

-

表2 运用回归分析检验中介效应的结果

步骤
1
2
3

因变量
强迫
不确定性忍受力

强迫

自变量
神经质
神经质
不确定性忍受力
神经质

F
123.41***
288.06***
90.00***

R2Adjusted
0.18
0.35
0.25

偏回归系数B
1.59
3.25
0.21
0.91

标准化回归系数β
0.43
0.59
0.31
0.25

t
11.11***
16.97***
6.81***
5.35***

表3 检验不确定性忍受力的调节效应

2.3 不确定性忍受力的调节效应检验

为了研究不确定性忍受力对神经质和强迫关系

的调节效应，按照温忠麟等人建议的方法[22]，采用分

层回归分析，遵循以下步骤对不确定性忍受力的调

节效应进行检验：①首先对神经质和不确定性忍受

力得分进行中心化；②生成“神经质×不确定性忍受

力”作为交互作用项；③以强迫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分

层回归分析，第一步进入主效应神经质和不确定性

忍受力，第二步再引入交互作用项，通过△R2或者交

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，判断不确定性忍受

力的调节效应是否显著。结果见表 3，交互作用项

“神经质×不确定性忍受力”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

水平（β=0.08，t=2.17，P=0.03），且引入交互作用项后

新增解释量△R2达到显著水平（△R2=0.01，P=0.03.）。

表明不确定性忍受力能调节神经质和强迫的关系。

因变量

强迫

步骤

1

2

变量

神经质

不确定性忍受力

神经质×不确定性忍受力

B(β)
0.91(0.25)***
0.21(0.31)***
0.02(0.08)*

△R2

0.25***
0.01*

F
90.00***
61.98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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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更加清晰地揭示不确定性忍受力对神经质和

强迫间关系的调节作用，根据不确定性忍受力平均

分和标准差将研究对象分为高不确定性忍受力组

（平均分以上一个标准差）和低不确定性忍受力组

（平均分以下一个标准差），分析在高、低不确定性忍

受力时，神经质对强迫的预测情况，如附图所示。

从附图中可以看出，无论不确定性忍受力水平

高或低，随着神经质水平增加，强迫得分升高。但在

高不确定性忍受力组，神经质和强迫有着更强的正

向关系，即当神经质增加，高不确定性忍受力个体的

强迫增加更快。也就是说，高不确定性忍受力个体

的强迫更易受到神经质的影响。

附图 不确定性忍受力对神经质和强迫的调节效应

3 讨 论

本研究发现，神经质与不确定性忍受力对强迫

均有预测作用。中介效应检验表明，神经质既直接

影响强迫，又通过不确定性忍受力对其产生间接影

响，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42.25%。也就是

说，神经质水平越高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越高，

进而对强迫的影响作用越大。拥有神经质人格的个

体在面对不确定情境时，容易引起负性情绪，且不稳

定，产生担忧、焦虑和害怕，使得他们对不确定性的

忍受能力下降，从而用反复的检查、清洗、思考等强

迫思维和行为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和不安，进而产生

了强迫。可见，高神经质者由于降低了对不确定性

的忍受力水平，进而表现出强迫症状，不确定性忍受

力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。这和前人的研究结

果是一致的[8，12，13]。在许多焦虑障碍的相关研究中，

不确定性忍受力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，和

担忧、焦虑、抑郁、强迫、饮食障碍等存在不同程度的

显著相关关系 [23-26]。同时，不确定性忍受力也是神

经质和多种焦虑障碍、抑郁的部分中介变量[13]。

本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忍受力对神经质与强迫的

关系具有调节作用。其调节效应表现在，相对而言，

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个体可以正向缓冲神经质和

强迫间的关系，也就是说，神经质高，但无法忍受不

确定性水平低的个体，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高

的个体相比，会表现出更少的强迫症状。即神经质

对于高水平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个体的强迫症状影

响更大。高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组神经质对强迫的影

响始终大于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组。这说明，神经

质对于不同群体强迫症状的影响是有区别的，是有

一定条件的，并不是所有神经质个体都会表现出同

等程度的强迫 [5，8]。同时，本研究发现，无论神经质

处于何种水平，不确定性忍受力均对强迫有重要的

预测作用，相对于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者，高无法忍

受不确定性者始终表现出更高的强迫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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